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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體素養與獨立思考 

五、1《論語‧為政》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五、2《論語．衛靈公》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五、3《論語．陽貨》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

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五、4《孟子‧萬章上》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

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

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五、5《莊子．至樂》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

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

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

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 

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視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

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

「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

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五、6《論衡．論死》 

世謂死人為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為鬼，無知，不能害

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 

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為鬼，人死何故獨能為鬼？世能別人物不能

為鬼，則為鬼不為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為鬼也。人之所以生

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

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

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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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

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

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

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

生人，猶水之為冰也。水凝為冰，氣凝為人；冰釋為水，人死復神。其名為神也，

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為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 

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

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

為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

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

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

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

為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為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

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

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

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

牛哀病化為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為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為生象者

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

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為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

萬，滿堂盈廷，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為燐。血

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

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

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為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

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為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 

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

滅灰更為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為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為

鬼，明矣。夫為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

徒見裸袒之形，無為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

以得貫穿之乎？精神本以血氣為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雖朽，精神尚在，能為

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遂已，與

形體等，安能自若為衣服之形？由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

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為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

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

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

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惠；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

愚癡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託矣，所用藏智者已敗矣，所用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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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去矣。形須氣而成，氣須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

精？ 

人之死也，其猶夢也。夢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

案人殄復悟，死從來者，與夢相似，然則夢、殄、死，一實也。人夢不能知覺時

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為矣。人言談有所作於臥人之旁，臥人不能知，猶對死

人之棺為善惡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臥、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

況死人精神消亡、形體朽敗乎？ 

人為人所敺傷，詣吏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故也。或為人所殺，則不知何人殺

也？或家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恚人之殺己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

主名；若能歸語其家，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

殄，而用其言，及巫叩元絃，下死人魂，因巫口談，皆誇誕之言也。如不誇誕，

物之精神為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

用氣焉。人之未死也，智惠精神定矣，病則惽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

病、死之微，猶惽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散也！ 

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燿不照，人死而知不惠，二者宜同一實。論者

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燭在，人死精亡

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隆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為冰。踰

春氣溫，冰釋為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為人，年終壽

盡，死還為氣。夫春水不能復為冰，死魂安能復為形？ 

妬夫媢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忿怒鬭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

以有知驗之，宜大忿怒。今夫妻死者，寂莫無聲，更嫁娶者，平忽無禍，無知之

驗也。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

修墓。」遂不復修。使死有知，必恚人不脩也。孔子知之，宜輒修墓，以喜魂神，

然而不修，聖人明審，曉其無知也。 

枯骨在野，時鳴呼有聲，若夜聞哭聲，謂之死人之音，非也。何以驗之？生

人所以言語吁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譬猶吹簫

笙，簫笙折破，氣越不括，手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簫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

手弄其孔，猶人之動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呻

鳴者，人骨自有能呻鳴者焉。或以為秋也，是與夜鬼哭無以異也。秋氣為呻鳴之

變，自有所為，依倚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尚有知，呻鳴於野。草澤暴體以千萬

數，呻鳴之聲，宜步屬焉。 

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物生

以青為氣，或予之也；物死青者去，或奪之也。予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

復予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梟梟之聲也，

死物之色不能復青，獨為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 

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

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

「死人歆肴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飲食，而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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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歆肴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

歆氣為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

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盎中，盎破水流地，地水能異於盎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盎

中之水，身外之精何故殊於身中之精？ 

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語言，則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

其害人用力，用力須䈥骨而彊，彊則能害人。忿怒之人，呴呼於人之旁，口氣喘

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舒手而擊，舉足而蹶，則所擊蹶無不破

折。夫死，骨朽䈥力絕，手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呴吁之時無嗣助也。何以能

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臂把刃、爪牙堅利之故也。今人死，手臂朽

敗，不能復持刃；爪牙隳落，不能復囓噬，安能害人？兒之始生也，手足具成，

手不能搏，足不能蹶者，氣適凝成，未能堅彊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彊，審

矣。氣為形體，形體微弱，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猶未能害人？

寒骨謂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 

鷄卵之未字也，澒溶於鷇中，潰而視之，若水之形。良雌傴伏，體方就成；

就成之後，能啄蹶之。夫人之死，猶澒溶之時，澒溶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

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飽足則彊壯勇猛，彊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

飲食，則身嬴弱，嬴弱困甚，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仇在其旁，不能咄叱，人盜

其物，不能禁奪，羸弱困劣之故也。夫死、羸弱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雞

犬之畜，為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賊滅。敗亂之

時，人相啖食者，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雞犬，己死重於見盜，忿怒於

雞犬，無怨於食己，不能害人之驗也。蟬之未蛻也，為復育；已蛻也，去復育之

體，更為蟬之形。使死人精神去形體，若蟬之去復育乎？則夫為蟬者，不能害為

復育者。夫蟬不能害復育，死人之精神，何能害生人之身？夢者之義疑。惑言：

「夢者、精神自止身中，為吉凶之象。」或言：「精神行，與人物相更。」今其

審止身中，死之精神，亦將復然。今其審行，人夢殺傷人，夢殺傷人，若為人所

復殺，明日視彼之身，察己之體，無兵刃創傷之驗。夫夢用精神，精神、死之精

神也。夢之精神不能害人，死之精神安能為害？火熾而釜沸，沸止而氣歇，以火

為主也。精神之怒也，乃能害人；不怒，不能害人。火猛竈中，釜湧氣蒸；精怒

胸中，力盛身熱。今人之將死，身體清涼，涼益清甚，遂以死亡。當死之時，精

神不怒；身亡之後，猶湯之離釜也，安能害人？ 

物與人通，人有癡狂之病。如知其物然而理之，病則愈矣。夫物未死，精神

依倚形體，故能變化，與人交通；已死，形體壞爛，精神散亡，無所復依，不能

變化。夫人之精神，猶物之精神也。物生，精神為病；其死，精神消亡。人與物

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為害禍？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則

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 

水火燒溺，凡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敺人，土壓人，水溺人，

火燒人。使人死，精神為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為乎？不能害人。不為物，則為

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為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為毒乎？害人；不為乎？



 

5 
 

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

人者，非其精所為，明矣。 

 

五、7《荀子．解蔽》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

謂虛；心未嘗不兩也，然而有所謂壹；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

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

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

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

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壹而靜。作之：則

將須道者之虛則入，將事道者之壹則盡，盡將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

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 

 

五、8《郁離子．蜀賈》 

蜀賈三人，皆賣藥於市。其一人專取良，計入以為出，不虛價亦不過取贏。

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價之賤貴，惟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

良，惟其多賣，則賤其價，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月一易，歲

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期亦富。其專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

足。郁離子見而歎曰：「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不

獲於上官，其去也無以僦舟，人皆笑以為癡。其一擇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

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交於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

綱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怪哉！」 

 

五、9《孫子兵法．用間》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

動，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

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故明

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

象于事，不可驗于度；必取于人，知敵之情者也。 

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

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

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吾間知之，而傳于敵。

生間者，反報也。 

故三軍之事，親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

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

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

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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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反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

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知之

必在于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

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五、10《荀子．非十二子》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𣻏亂天下，欺惑愚眾，矞宇嵬瑣使天下混然

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 

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眾；是它囂魏牟也。 

忍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大眾，明大分，然而其持之

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陳仲史鰌也。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

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鈃也。 

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

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

足以欺惑愚眾：是慎到田駢也。 

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

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

施鄧析也。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而猶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

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

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

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五、11《莊子．齊物論》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

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

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

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

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